
開放文學  -- 英雄傳奇  -- 說岳全傳
第五十四回  貶九成秦檜弄權　送欽差湯懷自刎

　　詩曰：　　報國丹心一鑒清，終天浩氣佈乾坤。祇慚世上無忠孝，不論人間有死生。

　　說話那岳雲一馬衝入番營，大叫：「俺岳小爺來踹營了！」舞動那兩柄銀錘，如飛蝗雨點一般的打來，誰人抵擋得住！況且那

些番兵俱已曉得岳公子的厲害，都向兩邊閃開。岳公子逢人便打，打得眾番兵東躲西逃，自相踐踏。

　　恰好第三隊先行嚴成方已到。兩隊軍士將楊先鋒誤走小商河被金兵射死，如今岳公子單身獨馬踹進番營的事說了。嚴成方聞言

大怒，即傳令三軍安下營寨：「等我幫他去來！」把馬一提，直至番營，高聲大叫：「俺嚴成方來踹營也！」掄動紫金錘，打將入

來，指東打西，繞南轉北。尋見了岳雲，兩個人並力打來！那時兀朮在大營，見小番報說：「岳小南蠻又同了一個小南蠻叫做嚴成

方，踹進營盤，�分兇狠，難以抵敵，望速遣將官擒拿！」兀朮思想：「某家六�萬大兵來到此地，被楊再興一人一騎挑死我四個
先鋒，殺傷我許多人馬。如今又有這兩個小南蠻如此厲害，叫某家怎能取得宋朝天下！」隨即傳下令來，點各營元帥、平章速去迎

敵，務要生擒二人，如若放走，軍令治罪！那些番兵番將得了此令，層層圍住岳公子、嚴成方廝殺，不表。

　　再說那第四隊先行何元慶領兵來到，軍士也將楊再興射死、岳公子與嚴成方殺入番營的事說了一遍。何元慶聽了，吩咐三軍紮

下營寨，他也是一人一騎，衝至番營門首，太喝一聲：「呔！番奴！何元慶來也！」舞動雙錘，殺進番營。

　　隨即那第五隊先行余化龍兵馬也到，聽了此信，按下三軍，飛馬衝入番營，大叫一聲：「番奴閃開！余化龍來也！」把銀槍一

起，點頭點腦挑來，好生厲害，殺得那番兵喊叫道：「南蠻狠嚇！」霎時間，衝透番營七層圍子手，撞翻八面虎狼軍。匹馬衝入重

圍，來尋眾位先鋒。

　　不久，那第六隊羅延慶人馬又到，眾三軍也將前事說了一遍。羅延慶聞言，大怒道：「爾等紮下營盤，等我去與楊將軍報

仇！」一馬飛奔而來！祇見楊再興射死在河內，延慶下馬拜了兩拜，哭一聲：「哥哥嚇！你為國捐軀，真個痛殺我也！今小弟與兄

上前去報仇，望哥哥陰靈護佑！」就揩乾眼淚，上馬提槍，竟往番營而來，殺入重圍。羅延慶踹進番營，已是黃昏時分。

　　第七隊伍尚志也到，三軍也將前事稟上。伍尚志吩咐三軍紮住營盤，飛馬來至番營，將馬一提，舞動這枝畫杆銀戟，殺進番

營，一層層衝將進去。祇見岳雲、嚴成方、何元慶、余化龍、羅延慶皆在圍內，伍尚志叫聲：「有興頭！我伍尚志也來了！」六隻

大蟲殺在番營內，錘打來，遇著便為肉醬；槍刺去，逢著頃刻身亡。真個天昏地暗，日月無光！

　　兀朮看見，便道：「不信這幾個南蠻如此厲害！」遂又傳集眾平章一齊圍住，吩咐：「務要拿了這幾個南蠻，大事就定了！」

眾將得令，層層圍住。那六個人在裡面殺了一層，又是一層，殺了一晝夜。恰好岳元帥、韓元帥的大兵已到，依河為界，放炮安

營。那番陣內六個先行聽見炮響，曉得是元帥兵到。岳公子掄錘打出番營，後邊何元慶、余化龍、羅延慶、伍尚志一齊跟著殺出

來。岳雲回頭一看，單單不見了嚴成方，大叫：「眾位叔父，嚴成方尚在陣內！快些進去救應他出來。」岳公子當頭，眾將在後，

復轉身一齊又殺進番營。祇見嚴成方在亂軍中逢人亂打，岳雲道：「賢弟快回營去罷！」嚴成方也不回言，舉錘便打，岳雲連忙架

住。卻是那嚴成方殺了一日一夜，已經殺昏了，祇往番營殺進去，也認不出自家人了。岳雲便一手掄錘，一手拖住嚴成方左手，何

元慶扯住右手，羅延慶抱住身子，余化龍在前引路，伍尚志斷後。眾英雄裹了嚴成方殺出番營，來到大營，進帳見岳元帥繳令。

　　岳爺吩咐嚴成方後營將養。祇見羅延慶�分悲苦，岳爺道：「賢弟休得悲苦！武將當場，馬革裹屍。祇是未曾受享朝廷爵祿，
如此英雄，甚為可惜！」元帥就吩咐整備祭禮，親到小商河祭奠。然後收屍，葬在鳳凰山，不表。

　　再說兀朮見眾英雄去了，但見屍骸滿地，血流成河，死者莫知其數，帶傷者甚眾。一面將屍首埋葬，一面將帶傷軍士發在後營

醫治，又與眾將計議道：「這岳南蠻如此厲害！他若各處人馬到齊，早晚必來決戰！某家想那秦檜為何不見照應，難道他死了不

成？況某家何等恩義待他！他夫妻二人臨別時對天立誓，歸到南朝，豈有忘了某家之理？」軍師道：「狼主今日進中原，秦檜豈有

不照應之理？請狼主靜候幾日，決有好音。」且按下兀朮營中之事。

　　卻說那邊張元帥帶領五萬人馬，劉元帥帶兵五萬，各處節度總兵皆到，共有二�萬大兵，紮下了�二座大營，聚在朱仙鎮上。
這一日，岳元帥昇帳，軍士來報說：「聖旨下。」岳爺連忙出營接旨。

　　欽差開讀，卻是朝廷敕賜岳飛「上方劍」一口，札符數百道。有罪者先斬後奏，有功者任憑授職。岳爺謝恩，送了欽差起身，

回到帳中坐下，又有探子進帳來報：「趙太師氣憤疾發，已經亡故，將禮部尚書秦檜拜了相位，特來報知。」岳爺與眾元帥、節

度、總兵，各各差官送禮進京賀喜。

　　過了數日，有新科狀元張九成奉旨來做參謀，在營外候令。傳宣官進帳通報，元帥遂命進見，張九成卻不戎裝，進營來至帳

下，道：「各位老大人在上，晚生張九成參見。」岳爺與眾元帥等一齊站起來道：「殿元請起。」叫左右看坐。張九成道：「各位

老元戎在上，晚生焉敢坐！」岳爺道：「奉君命到此，正要請教，焉有不坐之理？」九成祇得合坐過了，就於旁側坐定。岳爺道：

「殿元館閣奇才，何不隨朝保駕，卻來此處參謀？」九成道：「晚生蒙天子洪恩，不加黜逐，反得叨居鼎甲。因為晚生乃一介寒

儒，前去參見秦太師沒有孝敬，故而秦太師在聖上面前，特保居此職。」岳爺對眾元帥道：「豈有此理！我想那秦太師亦是�載寒
窗，由青燈而居相位，怎麼重賂輕賢！」眾元帥道：「且留殿元在此，再作區處。」

　　正在說話之間，又報聖旨下了。眾元帥聞報，一齊出營來接旨。那欽差在馬上說道：「祇要新科狀元張九成上來接旨。」張九

成忙上前道：「臣張九成接旨。」那欽差道：「聖旨命張九成往五國城去問候二聖，特此欽賜符節，望闕謝恩。」張九成謝恩過

了。那欽差道：「聖上有旨，著岳飛速命狀元起身，不可遲誤！」說罷，即將符節交代明白，轉馬回去。

　　各位元帥進帳坐定，議論此事：「那裡出自聖旨！必定秦檜弄權陷害殿元！」眾人各各憤憤不平，都說道：「如今朝內有了這

樣的奸臣，忠臣就不能保全了！真正令人膽寒！」岳爺道：「貴欽差不知何日榮行？」張九成道：「晚生既有王命在身，焉敢耽

擱？祇是一件，家下還有老母與舍弟九思，怎知此事？須得寫一信通知。今日便可起身。」岳爺道：「既如此，貴欽差可即寫起書

來，待本帥著人送到尊府便了。」即叫左右取過文房四寶，將桌子抬到九成面前。九成即含淚修書，將一香囊封好在內，奉與岳元

帥。岳元帥即喚過一名家將，吩咐道：「這封書，著你星夜往常州，送到狀元府上，面見二老爺親自開拆。」家將答應，領書而

去。

　　張九成道：「家書已去，晚生就此告辭了！還求元帥差一位將軍，送晚生出那番營便好。」岳爺道：「當得遵命。」即傳下令

來道：「那一位將軍敢領令，送欽差出番營去？」下邊應聲道：「末將願往。」岳爺舉目一看卻是湯懷，不覺淚下，叫道：「湯將

軍好生前往！」這班元帥，各節度、總兵，眾統制，與張九成、湯懷出營，一齊上馬，直送至小商橋。眾元帥道：「貴欽差，兄弟

們不遠送了！」張九成道：「請各位大人回營。」湯懷道：「各位大老爺，末將去了！」又對岳爺道：「大哥，小弟去了！」岳元

帥欲待回言，喉中語塞，淚如泉涌，目不忍視。帶領眾將，回轉營中，掩面悲切，退往後營去了。

　　那湯懷保著張九成直至番營，大喝道：「番奴聽者，俺大宋天子，差新科狀元張九成往五國城去問候二聖。快去通報，讓路與

我們走！」小番聽了便說道：「湯南蠻且住著！待俺去稟狼主。」小番忙進帳去報與兀朮。兀朮道：「中原有這等忠臣，甚為可

敬！」傳令把大營分開，讓出一路。再點一員平章，帶領五�兒郎，送他到五國城去。
　　小番得令，傳下號令。那五營八哨，眾番兵一齊兩下分開，讓出一條大路。張九成同著湯懷，一齊穿營進來。那些番兵番將看

見張九成，生得面白脣紅，紅袍金帶，烏紗皂靴，在馬上手持符節；後邊湯懷橫槍躍馬保著，人人喝彩：「好個年少忠臣！」兀朮

也來觀看，不住口的稱贊。又見湯懷跟在後頭，便問軍師道：「這可是岳南蠻手下的湯懷麼？」哈迷蚩道：「果然是湯南蠻。」兀



朮道：「中原有這樣不怕死的南蠻，叫某家怎能取得宋朝天下！」吩咐：「將大營合好，若是湯南蠻轉來，須要生擒活捉，不可傷

他性命。違令者斬！」

　　卻說張九成同湯懷二人出了番營，祇見一個平章帶了五�名番兵，上前問道：「呔！俺奉狼主之命，領兵護送。那一位是往五
國城去的？」湯懷指著九成道：「這一位便是。一路上爾等須要小心服侍！」番兵點頭答應。湯懷道：「張大人，末將不能遠送

了！」張九成道：「今日與將軍一別，諒今生不能重會了！」言罷，掩面哭泣而去！

　　湯懷也哭了一會。望見欽差去遠了，揩乾了眼淚，回馬來到番營，擺著手中銀槍，端進重圍。眾番兵上前攔住，喝道：「湯南

蠻，今日你休想回營了！俺等奉狼主之命，在此拿你。你若早早下馬投降，不獨免死，還要封你一個大大的頭目。」湯懷大怒道：

「呔！番賊！我老爺這幾根精骨頭，也不想回家鄉的了。」大喝一聲，便走馬使槍往番營中衝入重圍，與番人大戰。那湯懷的手段

本來是平常的，二來那座番營有五�餘里路長，這杆槍如何殺得出去？但見那番兵一層一層圍將上來，大聲叫道：「南蠻子，早早
下馬投降！若想出營，今生不能夠了！」祇一聲叫，那些番兵番將，刀槍劍戟，一齊殺將攏來。湯懷手中的這杆槍那裡招架得住，

這邊一刀，那邊一槍。湯懷想道：「不好了！我單人獨騎，今日料想殺不出重圍。倘被番人拿住，那時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，反受

番人之辱，倒不如自盡了罷！」把手中槍，左右勾開許多兵器，大叫一聲：「且慢動手！」眾番將一齊住手，叫：「南蠻快快投

降，免得擒捉！」湯懷喝道：「呔！你們休要想錯了念頭！俺湯老爺是何等之人，豈肯投降於你？少不得俺哥哥岳大元帥前來將你

等番奴掃盡，那時直搗黃龍府，捉住完顏老番奴，將你等番奴斬盡殺絕，那時方出俺心中之氣也！」叫一聲：「元帥大哥！小弟今

生再不能見你之面了！」又叫：「各位兄弟們，今日俺湯懷與你們長別了！」就把手中槍尖調轉，向咽喉指一下，早已翻身落馬而

死。可憐他：一點丹心歸地府，滿腔浩氣上天庭。有詩曰：

　　送客歸來勇氣微，孤身力盡鬥心稀。自甘友誼輕生死，血染游魂志不移！

　　那些眾番兵看見湯懷自盡，報與兀朮。兀朮吩咐把首級號令軍前，將屍骸埋葬。岳爺正在營中思想湯懷，軍士進來報道：「湯

將軍的首級，號令在番營前了！」岳爺聞言大哭道：「我與你自幼同窗學藝，恩同手足。未曾受得三封，安享太平之福，今日先喪

於番人之手！」說罷，放聲大哭。眾將俱各悲咽。元帥吩咐備辦祭禮，遙望番營祭奠。眾將拜奠已畢回營，不提。

　　且說兀朮自葬湯懷之後，在帳中與眾元帥、平章等稱贊那湯懷的忠心義氣，忽有小番進帳報道：「殿下到了。」兀朮傳令宣

進。陸文龍進營參見。那陸文龍：

　　年方一�六歲，膂力倒有千斤。身長九尺，面闊五停；頭大腰圓，目秀眉清。弓馬俱姻熟，雙槍本事能。南朝少此英雄將，北
國稱為第一人！

　　這陸文龍進帳參見畢，兀朮道：「王兒因何來遲？」文龍道：「臣兒因貪看中原景致，故爾來遲。父王領大兵進中原日久，為

何不發兵到臨安，去捉南蠻皇帝，反下營在此？」兀朮就把楊再興戰死小商河，岳雲、嚴成方等大戰；又因對營有�二座南蠻營
寨，況岳飛�分厲害，所以為父的不能前進說知。文龍道：「今日天色尚早，待臣兒領兵前去，捉拿幾個南朝蠻子，與父王解
悶！」兀朮道：「王兒要去，必須小心！」

　　文龍領令出來，帶領番兵直過小商橋，來至宋營討戰。當有小軍報入大營：「啟上元帥，今有番邦一員小將，在外討戰。」元

帥便問兩邊眾將：「那一位敢出馬？」話言未絕，旁邊閃過呼天慶、呼天保兩員將官，上前打恭道：「小將情願出陣，擒此番奴來

獻上。」元帥吩咐小心前去。

　　二人得令，出營上馬，帶領兵卒來至陣前。兩軍相對，各列陣勢。呼天保一馬當先，觀看這員番將，年紀�六七歲，白面紅
脣；頭戴一頂二龍戲珠紫金冠，兩根雉尾斜飄；穿一件大紅團龍戰襖，外罩著一副鎖子黃金玲瓏鎧甲；左脅下懸一口寶刀，右脅邊

掛一張雕弓；坐下一匹紅紗馬，使著兩杆六沉槍。威風凜凜，雄氣赳赳！呼天保暗暗喝彩：「好一員小將！」便高聲問道：「番將

快通名來！」文龍道：「某家乃大金國昌平王殿下陸文龍便是，爾乃何人？」呼天保道：「我乃岳元帥麾下大將呼天保是也。看你

小小年紀，何苦來受死！倒不如快快回去，別叫一個有些年紀的來，省得說我來欺你小孩子家。」

　　陸文龍哈哈大笑道：「我聞說你家岳蠻子有些本事，故來擒他，量你這些小卒，何足道哉！」呼天保大怒，拍馬掄刀，直取陸

文龍。陸文龍將左手的槍，勾開了大刀；右手那枝槍，豁的一聲，向呼天保前心刺來！要招架也來不及，正中心窩，跌下馬來，死

於非命。呼天慶大吼一聲：「好番奴，怎敢傷吾兄長！我來也！」拍馬上前，舉刀便砍。陸文龍雙槍齊舉。兩個交戰，不上�個回
合，又一槍，把呼天慶挑下馬來；再一槍，結果了性命。陸文龍高聲大叫：「宋營中著幾個有本事的人出來會戰！休使這等無名小

卒，白白的來送死！」那敗軍慌慌忙忙報知元帥。

　　元帥聽得二將陣亡，止不住傷心下淚，便問：「再有那位將軍出陣擒拿番將？」祇見下邊走過岳雲、張憲、嚴成方、何元慶四

人，一齊上前領令，情願同去。岳爺道：「即是四人同去，吾有一計，可擒來將。」四人齊齊聽令。

　　正是：運籌帷幄將軍事，陷陣衝鋒戰士功。畢竟不知岳元帥說出甚麼計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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